
获多 项 国 际奖的 台 湾 故事片
鲁冰 花

鲁冰花是 一 种开 黄 色 小
花的植物 。茶农们把它 种 在
茶园 。它 一 开 即 落 ，当 人们
还未 及 看 清 时 ，鲁冰花 已 溶
于泥土 化作 养 料 ，滋 润肥沃
着茶树 。

当鲁 冰花盛开 时 ，年 轻
的美 术老 师 郭 云 天来到偏僻
的水城 乡 小学 。水城很 闭 塞 ，
学校 是 刻板规矩 的传统式教
育。郭 老师 灵 活启 发 的 教学
方式遭 来众 多 非 议 。美 术 课
上，调 皮 的 四 年级学生 古 阿
明画 了 一 副“天狗吃 月 ”，
他发现这孩 子 对 色彩和周 围
事物有极敏锐 的感 觉和想像
力，很有绘画 天才 。

阿明 的 母 亲 因 肝 病 早
逝。父 亲 靠 种 茶养 活茶妹 阿
明姐 弟俩 ，生 活很贫 苦 。阿
明的 顽皮和 奇 思怪想常遭父
亲的 一通通粗打 。可 童稚 的
天簌和对 生 活 的期望 充 分表
现在他 的 画 里 ：头 戴斗笠弯
腰弓 背 的 身 影 后是一轮 巨 大
的蓝太阳——他希 望 阳 光 不
要那么 大 ，晒得爸爸好 辛 苦 ；
画上 的 猪 比人 大 ，他想 让爸

爸换 更 多 的 线 ，好 给他 买纸
笔。茶树 闹 虫 灾 ，姐弟俩被
迫停 课 帮爸 爸捉虫 ，在他心
里，茶 虫 很 可 怕 ，吃掉 茶树 ，
吃掉 书 ，吃掉一家人 的 生 活 。他
画了 一 只 巨 大 的 茶 虫 瞪着无
情的 圆 眼 ，蚕蚀着嫩小 的 绿
叶。

一年 一度 的全省画
展又即将举行 。郭老师
坚持 推 荐 阿 明 的 画 参
展，遭到反对 。众老师
惧于 乡 长 的 势 力 都选 乡 长
之子 林志鸿参加 。郭 老 师
很伤感 。阿 明反安慰老师 ：
“ 没什么 ，去 年 就是这样。”
临了 他 留 下 一 句令成人悲
愤的 话：“有 钱人家 的 孩
子什 么 都比较会。”林志
鸿获 第 二 名 ，学校兴 师动
众夹 道 欢迎 。郭老师 无法
忍受这 无 形 的 打 击返 回台
北。带走 了 那副 “茶 虫 ”
作纪念 。又将 它送到 国 际
儿童 绘画 展 参 赛 ，荣获第
一名 。

当这个震 惊 的 消 息传
到水城 ，阿 明 已 因 营养不

良和过度忧郁染 重病 去 世 。乡
长召 开全 乡 大会 ，那些 曾经对
阿明 嗤 之 以 鼻 的 趋 炎 附 势 者
又盛赞他 。茶妹木 然地向 大家
道谢 ，她说：“弟弟 的 每 一副

画都很 奇 怪 ，可我觉得很漂亮 。除
了郭老师 ，没有人 说他是天才 。现
在大家都夸他 ，可他再也不会 活过
来。”

坟前 。茶妹烧掉 了 弟弟所有 的
画。爸爸最后忿然把奖牌投进 火 里 。

鲁冰花谢 了 还会再 开 。天才 陨
落了 ，却很难再 诞 生 。　冠 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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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间
摄/沈宇　诗 /白 雾

是一幅画
有不尽的 内涵
是一首诗
有不尽的灵感
是一支歌
有不尽的清甜
是一片情调
牛儿用 尾 巴轻弹

周里 京 越 玩 越 邪
阿凯

我国 著 名 男 影 星 周 里 京
在宁 夏拍摄《亚细亚赛 车 》时 ，
于9月 1日 晚 爆 出 了 大 闹 宁 夏
军区招待所 的“新闻”。

这晚9时许 ，剧组 人 员 下
榻的 招 待 所 西 楼 服 务 室 的 电
话铃响 了 ，年仅20岁 的服 务 员
田冬梅拿起话 筒 ，听到 一位女
性用 标准 的 普通话 说：“我是
日本长途 ，请找周 里京先生。”
田冬梅 立 即 跑 上 三 楼 ，通知住
在316房 间 的 周 里京 。周迅速
下楼 ，盘腿坐在服务 台外地下
的海 绵 垫上与对方通话 。

约半小时后 ，
小田 在 服 务 室 里
听到 周 里 京 对 着
话筒 大 发 雷
霆：“你们这儿的
人他 妈 的 是 不 是
都有病？……操你
妈！……”从他的
骂语 中 ，小 田 得知
他的 长 途 似 乎 断
了。周 边 骂边气哼
哼地 指 着 一 楼 东
边的 寻 呼台 ，问小

田：“那 是 不 是你们 的 总 机
室？”小 田 回 答：“不是 ，那
是寻呼 台。”周不信 ，便 冲她
骂了 起来：“我操你妈！”接
着怒 冲 冲 地 去 推 通 往 寻 呼 台
的门 。当 发现 门 反锁着 时 ，他
便飞脚一阵猛踹 。门 未踹开 ，
反将 门 上 的 玻璃震得粉碎 。他
怒气更盛 ，顺手捡起垃圾筐 里
的一个啤 酒瓶 ，奋 力 向 门 上砸
去，只 听 “哐……”的 一声 响 ，
玻璃碎片溅得满地都是 。愈加
疯狂 的 周 转 身 又 对 放在 大 厅
里摄 制 组 的 一 些物 品 连 打 带

踢，并操起放在 茶 几 上 的 一 个
茶盘 ，使劲 向 墙 角 扔 去 。

这时 ，田 冬梅又接到找剧
组服装师郑薇 的 北京长途 。然
而，未 等 小 田 上 楼找人 ，周 已
狂奔过来 。抓起话 筒 ，恶狠狠
地向 那位远 在 千 里 之 外 的 无
辜者 骂 道：“你打你妈个×！”
继而将话 筒 线缠绕在手上 ，奋
力一扯 ，话 筒 线 立 刻 与机身断
离。闻讯赶来 的 另 一位服务 员
小王见小 田 委屈得不成声 ，又
目睹 了现场 ，立 即 用 电 话报告
招待所所长荆 国 俊 。荆 闻 讯向
银川 市 公安 局 纬二路 派 出 所
报案 ，值班 干 警 张敬龙和联防
队员刘海 马 上赶往 出 事现场 。

《 亚 细亚赛 车 》影片 导演
戚键 ，编 剧 柴
峰等 人 知 道 周
里京 惹 的 祸 非
同小 可 ，一 再
代周 向 小 田 及
所长 赔 礼 道
歉。荆 国 俊 考
虑到 此 片 耗 资
不少 ，且 拍摄
又临 近 尾 声 ，
为了 顾 全 大

局，打 消 了 将剧 组 逐 出 招待所
的念头 ，只提 出 了 三 点要 求 ，
一、周 里 京必须 向 田 冬 梅 道
歉；二 、周必须个人赔偿损坏
的一切公物 ；三 、以后 不得再
有此 类事件发生 。否则 ，将把
此事披露 于报端 ，善 良 忠厚 的
导演戚键代周 满 口 答应 下来 ，
派出 所 小 张 也 出 于 与 荆所 长
同样 的 考虑 ，没 有 对周 采取强
硬措施 。

然而 ，待 张敬龙 、荆 国 俊
等人 走 后 ，周 却 大 兴 问 罪 之
师，与剧组 另 外两 人 闯 入外人
不得擅 自 进 入 的 军 区 通信 大
楼，一 口 咬定是通信大楼长途
台话务 员掐断 了他 的 电 话 。尽
管几名 话 务 员 一 再解释 ：她们
并不 知 道 周 在打 长途 ，也没有
插入 北京长途 ，周 的 长途 电 话
中断 可 能有 其它原因 。但周 等
人仍 纠 缠 多 时 。次 日 清 晨 ，慑
于公 安 机关 出 面 和荆所 长 流

露出 的 可 能将 此 事 公 诸 报端
的压 力 ，剧 组外 出 拍戏之 前 ，
周里 京 向 小 田 作 了 如 下 道歉 ：
“ 我昨晚不 是冲着你来 的 ，对
不起 ，让你受惊了。”

从9月 1日 到7日 周 里 京离
宁前 的 一 周 内 ，他根本不提赔
偿之事 。截 至9月 18日 最后一
批剧组 人 员 离开 军 区 大院 前 ，
招待所 仍 未 发现 离 宁 已 十 余
日的 周 里 京 对 他之 非 法 行 为 所造
成的损失有任何赔偿的 表 示 。

联想 到 几 年 前 这位 大 明 星 在
北京街头 驾 车撞人后不仅不 认错 ，
反而 殴 打 受 害 人 的 那极 不 光 彩 的
一段往 事 ，人们不禁要 问 ：周 里 京 ，
哪来这大的狠？！

刊头设计　范红江　本版编辑　惠焕章

明星 档 案

名模 章 晓 慧
文/张 志 华　摄/高 晓 明

晓梦初 醒 ，静 中 升慧 ，美丽聪颖 。
这位 西 安 美 院 工 艺 系 毕 业 的 大学

生给人的感觉是两个字 ：清纯 。仅仅21
岁的女孩子 ，就是 系 列时装“西北风 ”
的设计 者 。置 身 于她那温馨舒适而又富
有浪漫气息 的小屋和 她 交谈 ，我们 的 怀
疑渐渐被否定 了 。她是 美 神 与 爱神眷顾
的宠儿 。

起初 是对时装 事 业 的 喜爱 ，她开始

走向 时装表演——这个在
当时还不被人们理解 而今
又被大众羡慕 的带有 神秘
色彩 的 职 业。“万 事 开 头
难”，没 有 专 业 老 师 的 指

导，她就 留 心观察收集 国 外 的 资料 ，从 中
不断 揣摸 吸收 、丰富提 高 自 己 。在演 出 中
她成熟了 ，渐渐脱颖而 出 ，形成了 自 己 的
演出 风格 。

“ 梅花香 自 苦寒来”，在 两 次模特大
赛中 ，她 勇夺 桂 冠 ，成为西安市十佳名 模
之一 。鲜 花 与掌声并 未使她 陶 醉 ，她又迈
向另 一个新台阶——时装 设计 。

“ 今 夜 星 光灿烂”、“出 水 芙蓉”、
“ 紫 色 贵族”、“最后 的 辉煌 ”
… …一 系 列 时 装 的 出 台 ，唤起 了
人们 内 心对 美 的 追 求 ，也使她 的
名字更令人瞩 目 。

真正 的 美 是看 得 见 、摸不着
的，也 是 难 以 尽述 的 。章 晓慧和
她的 时 装 具 备 了 这 份 神 韵 。舞 台
上的 她 灵 秀 、飘逸 ，尤其 是 她 的
眼睛 ，偶尔惊 鸿 一 瞥 ，即 使 是 坐
在角 落里也觉得她的眸光 了……

她深爱着T型舞台 、她的观众
和服 装 事 业。“既 然 开 始 了 ，就
应有 个 最好 的 结 果”，别 看 她是
女孩 子 ，生 活 中 却 是 巾 帼 不 让 须
眉，她要办 自 己 的时装 设计 中 心 ，
培训 高 质 量 的 模特 儿 ，将 真 正 的
艺术 呈 献 在 国 内 外观众 的 面 前 ，
让更 多 的 朋 友 了 解 陕 西 ，了 解这
个具 有悠久 文化艺术瑰宝 的 一 方
沃土 ，她希望和青年朋友们交流 ，
渴望心 的沟通 。

章晓 慧 ，大 胆 的 往 前 走 。写
出自 己辉煌 的篇 章 。

盲流 打 入 气 功 界
我命令病 人站 在旷 野 当 中 ，仰起脖子 看 星 星 ，东

南西 北 中 所有 方 向 的 星 星 都要 看 到 ，这样 才能接 受 到
尽量 多 的 宇宙 流 。看 上半 小时 后 ，人就会脖子 酸 、脑
袋昏 ，这时我让他们闭 目 入静 ，由 我唱宇宙歌 。

不到 一小时 ，这 些人就被我折腾 的 头晕脑涨 、神
魂颠倒 、六神无主 了 。

我猜 ，这时候他们都 巴 不得 回 家赶快躺 下 。我发
给病人每人一张纸片 ，纸片写着“宇宙人×××号”，
我说 ：

“ 现在收功 。你们 回 去后 ，要把床 上 的床 单 、忱
头换上 刚 洗过 的 ，上面有一 点不干净 的 东西就不灵 了 。
注意 ，要 留 出 一个枕头 ，一床褥子 ，给宇宙人睡 。你
睡床 里 ，床 外留 给外星 人 ，也就是宇宙 人 。在你熟睡
之时 他会给你发功 、按摩 、传 电 ，他让你干什么 ，你
就照 他 的 话 去做 ，注 意 ，屋里 不能有别 人 ，丈夫老婆
孩子 都不行 ，床 上 只 有你一个人 ，你不要睁眼看 ，外
星人长相难看 ，他会吓着你。”

一个患 神经官能症 的寡妇 说：“半夜 里 ，我听 见
床单 窣窣的 响 ，屋 里 有 男 人喘气 的 声 音 。我不敢睁 眼
看，但我能感觉到 一个 男 人 紧挨着我躺 下 了 。我起初
紧张地喘 不 出 气来 ，怕他耍 流氓 。渐渐地 ，我放松 了 ，
浑身 像泡在温 水 里 ，舒服极 了 。他伸 出 手 ，轻轻地给
我按 摩 ，先按摩胸 部 ，后 按摩大腿 ，全 身 都摸 到 了 。
他温 柔和体贴 消除了 我对他 的恐惧 ，我悄 悄地睁开眼
睛看他 ，原来是个漂亮 的 小伙子 ，黄 头发 、蓝眼睛 、
大鼻 子 ，象 美 国 人 。没想到宇宙人 比地球 人还漂 亮 。
我要 是能永远把他 留在 身边 该 多 好 呀 ！可惜 ，鸡 刚 一
打鸣 ，他就不见了 ，消 失得无影无踪。”

一个 患大骨 节病 的 中 年 男 人说：“宇宙 流治病是
管用 ，我骨节疼 ，没睡过一次好觉 。可那天睡的 不错 。
看星 星 看得我腰 腿酸疼 ，回 到家 ，给宇宙 人铺好床 ，
我就睡 了 。睡 的 迷迷 糊糊时 ，我 听 见 门轻轻 一 响 ，进
来个 人 ，我仔 细 一 看 ，不是一个 ，是两个 ，像是 姐妹
俩，长得天仙似 的 ，皮 白 肉 嫩 。宇宙 人 比我们村 的 婆
姨大方 多 了 ，人家 根本不 穿 衣 裳 。那个个子 高 一 点 儿
的，我越看越像我们村 的 小翠 。小翠住我家房后 头 ，
我俩 一块长大 。有一晚上 ，我看 见小翠在小河里洗澡 ，

没穿 衣服 。外星 人跟她洗澡时 一模 一 样 。可 惜 ，小翠
得了 大骨节 病 ，头 年 死 了 。大夫 ，你说 外星 女 子 咋跟
小翠一模一样呢？”

C先生 听 了 这 两个病 人 的 自 述很有感慨地说：“真
是信 则灵 呀 ！这两个病 人在你 的 暗示下把心 中 的 愿望
化成了幻视幻听 。那个寡妇 多 年想求一 男 人而不可得 ，
你给他送去 一个 黄 发碧 眼 的 美 男 子 。那个大骨节病 的
男人 早就对小 翠 单 相思 ，你成全了 他 的心愿 。所 以我
认为 ，气功师 对病 人 的 贡献 比 医 生 大 。医 生 只能治疗
疾病 ，而我们能给病 人 以精 神 的 满足 。而 一个人 只 要
心理上有 了成功感 ，许 多 疾病就不治而愈 了。”

让我和C先生 困 惑 不解 的 是在有 一起病例 中 ，外星
人真的来了 。

女病 人 三 十 多 岁 ，患 有 不 孕 症 。在 北 方 乡 镇 ，她
称得起 是 出 奇 的 的 漂 亮 。她丈夫是 民办小学 的 教师 ，
为了 看 住老 婆 ，免 受 不 三 不 四 之 徒 的 性骚扰 ，他下
了不少功夫 。那天 ，两 口 子挂了 两个宇宙流门诊
号。一个号30元 ，两个就花了60元 。

我分给女 的 是“宇宙人684号”，分给 男 的
是“宇宙 人685号”。两 口 子 睡一张 双人床 ，为
了治病 只 好 分开 。女 的 先 治 。空 出 半 边 留 给外
星人屋 里不能有外人 ，男人只好搬到学校去住 。

女病 人 自 述 说 ：“大概是 后 半 夜 ，宇宙 人
来了 ，像 小 偷似 的 轻 手 轻脚 地 上 了 床 。我按 照
甘大 夫 说 的 ，他 要 怎 么 干 就让他 怎 么 干 ，随他
的便 。我也 不敢睁 眼 看 看 ，怕 看 了 就 不 灵 了 。
大约 过 了 半个钟 头 吧 ，宇 宙 人 走 了 。我一 摸床
单，吓得 哭起 来。”

民办 小 学 教师 说 ：天亮时 ，我从学校 回 到
家，一 看 床 上 乱 七八 糟 的 样 子 就知 道 出 事 了 。
她光 着 屁股 在床 上 哭 。我全 明 白 了 ，逼 她 说 出
那个 男 人 的 名 字 。她 说 不 知 道 。她把你给她 那
个纸 牌 给 我 说：‘大概就是他。’我 说：‘就
是那个代号684的宇宙人 ，他长 的 什 么 样 子？’
她说 ：“我没敢睁眼看 不知道他长 的什么样子 。
甘大夫 ，她让人给干 了 ，都不知是谁 干 的！”


